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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叙事学到符号叙事学

赵毅衡
(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叙事是人类组织个人生存经验和社会文化经验的普遍方式，随着当代文化的“叙事转向”，越来越

多的学者意识到应打破传统叙事学侧重于小说和电影这一倾向，更多的社会人文学科都应成为叙事学的研究

对象。因此，叙事学应实现跨问题、跨媒介和跨范围研究，而作为研究一切包含叙事成分的文本的叙事学，符号

叙事学将成为当前叙事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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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叙事的普遍性

叙事是人类表意行为的共同普遍方式，至今这是人类文明的“共相”，即凡是人类文明，无论处于何
种形态，均有其意义方式，而动物界，无论何种高级物种，却没有这种能力。巴尔特《叙述结构分析导
言》的最后一句说得有趣而隽永:“差不多在相同时间( 约三岁左右) ，幼小的人类‘发明’了句子，叙述，

俄狄浦斯故事。”①婴儿不会讲故事，正如人类在发明语言符号之前也难以把事件串联成一个因果—时
序的组合。而一旦文明开始出现，故事就成为道理的载体，带来痛苦，也带来秩序。
因此，叙事是人类组织个人生存经验和社会文化经验的普遍方式。面对现象世界以及想象中的大

量事件，人类的头脑可以用两种方式处理这些材料:一是用抽象思索求出所谓共同规律，二是从细节中

找出一个“情节”，即联系事件的前因后果。不用这两种思维贯通方法，经验就无法作贯通性的理解，就
会散落成为碎片，既无法记忆存储，也无法传达给他人，我们的存在就会落入空无，堕入荒谬。叙事也是
人类把世界“看出一个名堂、说出一个意义”的方式( “Human beings make sense of the world by telling sto-
ries about it”) ②，是人类在世存在的基本组织方式。文化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叙事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
个基本途径。利奥塔在《后现代知识状况》中提出“泛叙事论”，他认为人类的知识，除了“科技知识”，就
是“叙事知识”。③他的意思是所有的人文社科知识，从本质上说，是叙事性的，是讲故事。

在利奥塔之前，萨特早已强调，人类的生存等同于讲故事:“人永远是讲故事者:人的生活包围在他
自己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中，他通过故事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他自己过日子像是在讲故事。”④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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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蒂把所有的哲学讨论分为两种:“分析哲学”与“叙事哲学”。① 其后，十位哲学家就这个问题进行讨
论，讨论结果最终合成一本文集即《分析哲学与叙事哲学》。②叙事文本，就是包含有情节变化的符号文
本。随着当代文化的“叙事转向”，近年来各科学者们的看法也在变化:越来越多的社会人文学科，都开
始以叙事为研究方法或对象。所谓符号叙事学，讨论的是所有叙事体裁的共同规律。这就意味着打破
传统叙事学研究的自限，不再局限于研究小说加电影。叙事学将超越狭义的文学叙事，开放式地面向所
有领域。因此，符号叙事学，研究的是一切包含叙事成分的文本的叙事学，它也是很久以来许多学者努
力的方向。有一些学者多年来已经朝这方面努力，他们的理论值得我们回顾。

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一门跨媒介的覆盖所有叙事体裁的符号叙事学理论已经呼之欲出。固然
至今见到的各种方案比较散乱，但学出多源，也有很大好处，可以多元发展，避免模式单调，定于一尊。

二、近年来中国叙事学的繁荣

中国叙事学近年的突然兴盛，是国际叙事学运动的重大事件。诚然，中国叙事学运动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与 90年代已经萌生，并且出现了一批重要著作。在新世纪中国叙事学继续发展，但是当时的叙事
学活动，主要是国外叙事学著作的翻译，以及其成果的介绍，从事叙事学的学者，大部分是各大高校外语

系的教师。这个局面是天然形成的，不是有意为之，因为当时的学术资源大部分来自国外。当然，这个
借鉴时期也是必要的。21世纪头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新叙事理论译丛》( 申丹主持) ，该
套丛书共有十多本论著，为中国叙事学的兴盛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这个时期的工作在 2010 年出版的
《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 申丹、王丽雅著) 中得到总结。翻译介绍工作，从那个爆发时代起，至今
一直在进行，只不过在叙事学书籍总量中，占比渐渐减少。由此可见，有关叙事学研究的世界文化共同
体的优秀成果依然受到我们重视，但依赖性逐渐减少，这是中国叙事学成熟的标记。

2010年以来的十二年期间，中国叙事学进入了大繁荣时期。其中原因，我个人认为是学界突然发
现中国叙事学遗产极为丰富，足以让学界意识到叙事学是中国自己的文化事业，而不是所谓的“西学”。
2009年杨义出版的《中国叙事学》( 人民出版社) 对学界震动极大。此书表明作者在细读我国古代典籍
过程中，发现了不同于西方叙事的我国叙事学传统，即叙事与历史的同构，从而引发不同于西方叙事中

的结构、时间、视角、意象与理论原则，进而为我国自己的叙事学体系打开了大门。继杨义之后，众多学
者为此做了更加系统的梳理，大部分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如李贞慧主编的《中国叙事学》( 国立清华大
学出版社 2016年版) 。而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文体之间互动互证方面做出最大成就的，莫过于赵宪
章花费十年的心血而主编的《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此书长达 8 卷 10 册，可以作为这个领域留给后世
的里程碑著作;值得欣慰的是，这些努力最后都被王瑛总结于 2002 年所出版的《叙事学本土化研究》一
书中。可以预见，这方面富于成效的工作将延续下去。
但是学说的建立，不能仅局限于整理中国遗产，现代学者必须提出现代观念。中国学者为叙事学的

中国学派的理论做了重要的工作。如徐岱于 2010 年出版的《小说叙事学》，赵毅衡于 2012 年出版的
《广义叙事学》，傅修延于 2015年出版的《中国叙事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邓颖玲于 2013年出版《叙事
学研究:理论、阐释、跨媒介》，以及谭君强于 2018 年出版的《叙事学研究: 理论、阐释、跨媒介》等，这些
著作都对这十年中国叙事学的发展做了很出色的总结。除了总体的叙事学研究，这一阶段最大的成果
可能是叙事学各种分课题的阐发。龙迪勇出版于 2015 年的《空间叙事学》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文
库”;张新军的《可能世界叙事学》( 2015年) 开拓了中国学者在虚构理论方面的大量工作;余杰的《开端
叙事学》( 2015年) 深入研究叙事作品的一个重要的共同问题，其细致分析值得推崇; 申丹在 2019 年出
版的《叙事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将叙事研究延伸到“文体风格”这个非常重要的人文领域; 而黄鸣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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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叙事学》( 2017年) 则为叙事学开拓了一个全新的方向;云燕的《认知叙事学》( 2020 年) 开辟了
叙事学与认知学相结合的大有希望的新领域;而傅修延于今年出版的《听觉叙事研究》则在文字、语言、
视觉之外，为世界叙事学运动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亚体裁研究畛域。
也许这十多年中国叙事学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应用叙事学”，叙事学只有应用于各种具体领域，其

解释潜力才得到最大的考验。以前叙事学长期应用于外国文学作家或作品研究，20 世纪 90 年代后则
大量应用于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研究( 如李自芬出版于 2009 年的《现代性体验与身份认同: 中国现代
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 ，而这十余年叙事学的研究领域扩展到一系列小说之外的问题范畴。2012 年程
维的《叙事学视阈下的新闻编译》推进了曾庆香在 2005 年开始的《新闻叙事学》相关研究，将新闻传播
这个重要的现代叙事领域纳入到叙事学理论的观照视野之中。乔国强的《叙说的文学史》( 2017 年) 则
是一种元叙事，研究的是关于叙事的叙事; 宗争于 2014 年出版的《游戏学: 符号叙事学研究》对电子游
戏这样当代流行的叙事样式做了具有穿透性的研究;刘云舟的《电影叙事学研究》( 2014年) 重点研究影
视这种对当代最重要的叙事样式;胡一伟的《戏剧:演出的符号叙事学》( 2019 年) 却回过头来对戏剧这
种最传统的叙事体裁做了重新理解;饶广祥的《品牌与广告:符号叙事学分析》( 2020 年) 侧重于处理广
告这种现代文化的新叙事样式;赵禹平的《纪实的边界:论纪录片的“摆拍”与报告文学的“虚构”》则揭
示了当代文化中叙事样式的细微差别。应用叙事学的工作有许多人在做，将要成书的有倪爱珍的“陶
瓷图像研究”，方小莉的“梦叙事研究”，朱林的“民族志仪式研究”，从已发表的论文来看，成果接近成
熟。此外，设计叙事、展览叙事、旅游叙事、数字社交媒介叙事、教育叙事等许多方面，已经有相当成绩积
累，必然有所突破。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近十多年叙事学的成就，表明叙事学中国学派的形成，在世
界叙事学运动中，应当已经独树一帜。

三、符号叙事学

通过上面的简略回顾可以看出中国叙事学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这一趋势有别于世界叙事学运动

的一个独特倾向，即在这个飞速发展的十年中，远远溢出了小说 /影视这个叙事学传统领域，走向跨文
体、跨媒介、跨范围的“泛叙事学”。一些学者已经设法给这个趋势赋予不同的名称，例如“一般叙事学”
“广义叙述学”，甚至以最广泛的意义载体命名之，称为“符号叙事学”或是“叙事符号学”。
符号就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任何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携带，任何符号也必然携带意义。

符号经常组合成文本表达合一的复杂的意义，这种组合我们称之为“文本”，而一旦这种文本组合表达
的意义中有情节变化，这种文本就成为叙事，不然只是描述或陈述。此外，要成为叙事学研究的对象，这
种文本中的情节变化，必须卷入人物，或是“拟人物”，不然描述一场地质演变，或陈述一次化学实验，都
会成为叙事学研究的对象，那就会让叙事学越出人文学的范畴，冲淡叙事学的人文哲学底蕴，实际上叙

事学的附在讨论，也无助于地质学、化学、物理学、医学等学科的研究，除非讨论“叙事治疗”“教育叙事
学”等卷入人类心灵活动的编辑学科。虽然叙事学界从来没有人讨论过这样一个叙事定义，但是从上
面列出的中国叙事学家的成果来看，没有一个人越出这个范围，看来这是一个自然的共识。
叙事学与符号学的结合，最早不是中国学者提出的，西方学者早就心有所动，不过他们没有动手做

成一个清晰完整的体系，只是提出了这个可能性。迄今为止，西方学者在这个方面“动口不动手”，没有
几篇论文，更不用说系统的专著。因此这个领域可以说是中国学者处于领先地位。应当说，早期的形式
分析理论家，实际上是把叙事学当做符号学的一部分在讨论，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种不必细分的二合

一的学术。巴尔特在 20世纪 60年代分别著文讨论符号学与叙事学的基本原理，但是到 1970 年出版的
《S /Z》就用符号学方法来解读叙事;托多罗夫的《十日谈语法》试图寻找叙事情节的基本规律;布瑞蒙的
《叙事逻辑》也是用符号学的关注方式来讨论叙事形式。在他们笔下，这种混合是很自然的，无需辩护
的，也无需单独声明，说穿了反而似乎有点小题大做。
但随着叙事学的逐渐成熟和独立，把二者关系说清楚也变成一件必要的事。最早提出建立这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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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是法国叙事学家兼符号学家 A． J． 格雷马斯，他的相关文章最后结集为《叙事符号学与认知讲
述》①;利科在 1984年出版的《时间与叙事》第二卷中用专门一节来讨论普罗普、布瑞蒙、格雷马斯的学
说，称他们的学说为“叙事的符号学”( Ricouer 1984) ; 恰特曼等人都认为要解决叙事学的深层问题，必
须进入符号学;而卡勒清楚地说:“叙事分析是符号学的一个重要分支。”②这些学者们的共识是认为叙
事学就是关于叙事的符号学，例如让-米歇尔·亚当明确指出:“叙事学可以被认为是关于符号的总体科
学符号学的分支。”③但是建立适用于任何符号的叙事学，呼声虽然高，却一直没有一个成型的体系，因
此这个学科并没有真正建立。与此同时，叙事学界也意识到必须扩大叙事学的研究范围:米克·巴尔很
早就指出存在两种叙事学认为“文学叙事学属于诗学，非文学叙事学属于文本学”④;里蒙－基南纠正她
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非文学叙事学属于符号学”⑤。他们都体会到，只有广义的符号叙事学才能处理
一般叙事研究。近年来，国际学界都感觉到这一任务已经迫在眉睫，不约而同地做出应对: 国际“叙事
文学研究协会”于 2009年改名为“叙事研究学会”( ISSN) ;而欧洲叙事学网络( ENN) 于去年出版了大规
模的网络版“活的叙事研究词典学手册”( A Living Handbook of Narratology) ，鼓励学者参与网上补充
扩容。
令人欣慰的是已经有一些学者提出切实的新方案，逐渐接近了“符号叙事学”这门理想中的学科。

如瑞恩提出建立一门“跨媒介叙事学”( transmediac narratology) ;欧洲学界关于“自然”与“非自然”叙事
的辩论触及了各种叙事的根本性特征。⑥ 中国学者近年对叙事学研究体裁扩大的贡献也不少，例如傅
修延与江西师范大学的叙事学团队关于各种特殊媒介( 例如青铜器铭文与图案、牌坊、谶纬、茶艺) 叙事
的研究，已经向符号学方向推进。
叙事的符号学研究，并不打算抛开传统叙事学，相反，从符号学分析出发，在符号学共性背景上，传

统的小说与新媒介叙事学的一些基本范畴会得到更清晰的理解; 而一些传统上被认为是“边缘”的体
裁，现在已成为叙事研究的重要对象( 如广告、游戏、体育、法律等) ，因此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学理模式的
创建，将会为学界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参考价值和意义。
既然符号叙事学讨论的是所有叙事体裁的共同规律，为达到这一目的，第一步必须把任何方式的叙

事，根据它们的特征进行分类。诚然，过去有过一些对叙事体裁进行分类的工作，但是没有人试图对叙
事的全域进行分类———“分类”是任何全域获得意义的第一步。
广义叙事符号学，对当前多媒介文化的各种类型叙事进行探讨，尤其是那些至今被忽视的体裁，如

广告、游戏、微博、微信、展览、行为艺术，甚至梦境与错觉等。叙事就是内含情节的文本，我们的整个文
化是与社会相关的表意活动的总集合。因此，各种叙事意义方式的汇合与冲撞，会出现很多精彩看点。

四、符号叙事的伦理关注

许多学者认为近年批评界的重要趋势是“伦理转向”( Ethical Turn) 。表面上看，语言转向与叙事转
向是个文本形式问题，而伦理转向强调内容或意识形态，实际上，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麦康奈
尔指出:“你会听到( 在书中读到，在电影中看到) 别人的故事，那只是因为你知道，在一些基本的水准
上，你也能成为，或将成为，那些故事中的英雄。”⑦叙事化不仅是情节构筑，更是借叙事的情节化彰显伦
理目的。有不少学者指出，只有用叙事才能在人类经验中贯穿必要的伦理冲动: 叙事的目的是意义，首
先是道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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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叙事能达到伦理化的目的? 因为在情节化过程中，主体意识不得不进行挑选和重组。生活
经验的细节之间本是充满大量无法理解的关系，所谓“叙事化”，即在经验中寻找“叙事性”，在经验细节
中寻找秩序、意义、目的，把它们编成情节，构筑成一个具有内在意义的整体。一旦情节化，事件就有了
一个因果－时间序列，人就能在经验的时间存在中理解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叙事是构造人类的“时间性
存在”和“目的性存在”的语言形式。情节将特定事件的诸种要素连为一体，构成道德意义。叙事性并
不提取抽象原则，不把意义从时空背景中抽离出来，因为人与世界的特殊联系，就植根于故事的体验

之中。①

哲学家罗蒂 1989年出版的名著《偶然，反讽，友爱》指出了“叙事转向”的重大意义: 基于“客观真
实”的分析方法已经无法处理当代文化的困境。在当代社会，要达到道德目标，罗蒂认为只能通过“类
似普鲁斯特、纳博科夫、亨利·詹姆士小说”的叙事。② 叙事作为人类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它要求形式
上的完整，引向道德上的完成，可以说，“叙事转向”的动力正是对意义推进和伦理诠释的完满之美的
渴求。
从叙事学运动一百多年的发展史来看，叙事学是一项与实践结合得很紧的学说，尤其在小说的叙事

方式研究方面，已经十分精微。自从电影诞生并且变成比小说影响力更大的叙事样式，电影的叙事学变
得越发重要，但是实际上只是小说叙事学模式的延伸。电影的叙事学特征至今没有解释清楚的地方太
多。而当新媒介叙事诞生，游戏、新闻、广告、VLOG、微电影、漫威动画、流行歌曲，甚至图像、景观之类的
叙事方式在我们生活中占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叙事学则是严重地落后于社会的叙事实践，这点亟待广

义符号叙事学来解决。
叙事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大学科，但至今没有建立一套最基本的、各论家都能同意的理论与方法论

体系。近年来，叙事哲学在全球范围内已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致力于该学科研究的专家学者逐年
增多，相关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社会的飞速转型给各国学界带来的理论困扰，以及全球化进程所引发
的各种文化问题都是促使人们对叙事哲学研究加以关注的原因。通过理论与思想层面的研究来解决实
际问题，是各位研究者的心愿。但情况并不尽如人意。
目前国内外学界关于叙事哲学的研究，总体的局面是:分散讨论的多，总体的研究阙如;拘泥于某种

方法的多，对材料和观念做仔细分析的少。综合性的研究往往是文集，文集的好处是集合各家之说，面
多量广，顾及各种细节;不足的地方是面面俱到而缺少综合，没有一个复杂局面下的指导原则。而且理
论方法上往往极为分散，没有一个贯穿性的论辩。这个问题已经被不少学者注意到了，但如果找不到一
个作为总体支柱的理论，依然会无法对付当今文化转型的复杂局面。尤其是在数字时代，传统叙事文体
的起承转合结构已经难以为继:最受大众欢迎的电视剧，竟然分集制作，结果是虎头蛇尾，许多电视剧拖

得太长，成为“烂尾之作”; 网络上的“超小说”( superfiction) 应付费读者的需要而加章，可以长达百万
字，到最后难以为继;有的网络小说可以让多人接龙，结果散漫无边;还有可以称为“聚合系列”的续作，
每一集都在原 IP 上发展，似乎永远无法结束，其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所谓“漫威电影系列”。
数字时代的这些叙事体裁有一个特点，就是很难做一个像样的结尾。而结尾是任何叙事在伦理上

最重要的部分。所谓“好恶有报”在生活中不一定能实现，或者说在某一段时间中很难实现，但是在叙
事作品中大部分必须有所实现，这是叙事作品的结构要求，观众读者的感情诉求，但也是叙事的伦理责

任。如果结尾渐渐淡出甚至消失，那么这样的作品在伦理上会有所欠缺。
中国人善于历史叙述，司马迁说《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③。各种叙述体裁，大部分有个

惩恶扬善的报应结局，这样的《春秋》叙事，才能让“乱臣贼子惧”。所以普罗普的“民间故事情节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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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人公“陷入圈套”“被追捕”“面对难题”，但最后总能战而胜之;格雷马斯的情节行动元模式论，
主人公必然面对“反对者”及其帮凶，最后总能完成人生使命。这是因为叙述是一种“社群文体”，必须
承担一定的社群责任:首先要让听者能懂、能感兴趣，而且要让听者得出伦理结论，尊崇社群的规范与期
待。故事需要使人满意的结局，正是这种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
如果一个时代的相当一部分叙事无法完成此功能，必定会给这个时代的思想带来问题。这个问题

已经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一个相当实在的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结尾无力困局”。这是一个当今文化
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叙事学问题，而且会随着数字文化的强力扩展而更加明显，只是这个问题至今尚

未有人认真讨论。笔者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叙事学不是已经成就大功了，恰恰相反，叙事学理论本
身尚未解决的问题，以及时代对叙事学提出的新问题，远远超出已经解决的问题。这个学科等待着有心
人来参与，来建功立业。

五、符号叙事学的前景

广义的符号叙事学发展至今，文献资料虽然丰富，讨论却相当散乱。尽管目前国内外已有多种论文
集，但是进行理论综合的却并不多，以至于有论者认为至今尚没有这样一门完整的理论。自从 20 世纪
下半期开始的“叙事转向”，文化变型加速，社会的各种跨媒介叙事活动空前活跃，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都出现了新型的叙事方式。这是几千年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 建立一个能应对当今文化巨大
变化的广义符号叙事学理论，是当前人文社科研究的当务之急。叙事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成
为一个强有力的文化和社会分析工具。先前的模式各有优点缺点，对问题各有思路与基本范畴。
叙事学在中国正在成为显学，建立广义的符号叙事学理论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尤其是中国正在

经历的文化剧变，迫切需要一支生机勃勃的叙事学研究队伍，来做开发性的研究。中国古典学术思想博
大精深，需要当代学者深入符号叙事学体系之中进行一种整合工作，融合中西的叙事思想，从而建构出

具有原创性的理论体系。
当今，中国文化迅速冲进一个“高度传媒化时代”。我们对此局面及其重大历史后果，至今没有充

分的理解;我们对多媒介叙事的生产和消费的规律，至今没有认真的研究。在国际范围内的文化冲突
中，有关“叙事权”的争夺，也越来越重要，“讲好中国故事”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前行的迫切任务。
国内外学界，在叙事学总体理论，在门类叙事学中，创见甚多。但是广义符号叙事学领域之大，留下

的空白依然很多。一个世纪以来，对叙事学做出贡献的学者，来自许多实际的学科，例如广告叙事学、电
影叙事学、叙事诗学、传播叙事理论、游戏学、人类学等。叙事学在这些应用领域迅速推进。要融合如此
多门类叙事学的成果，是全国叙事学同仁必须携手完成的任务。

From Novel Narration to Symbolic Narratology
ZHAO Yiheng

(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4，China)

Abstract: Narration is a common way for human beings to organize personal survival experience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experience． With the“narrative turn”of contemporary culture，more and more scholars realize
that traditional narratology should break away from the tendency of focusing on novels and movies，and the re-
search objects of narratology should be more social humanities． Therefore，narratology should realize cross-
problem，cross-media and cross-scope research． As a narratology that studies all texts containing narrative ele-
ments，symbolic narratology will becom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urrent narratology research．

Key words: narrative; Chinese narratology; symbolic narra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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